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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 “记忆的微光”的研究缘起于社会学的口述史研究实践，用于刻画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间的关系，

探求在记忆与遗忘的缝隙间闪现的 “微光”的意义和价值。“记忆的微光”深藏于人与社会的互动之中，立足

于人自身，且通过自内而外的发力，成为探求构建自我和社会 ／世界间关系的路径。自我内在于文明之中，也
可以说是文明的最具根性的力量，其他力量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记忆主体借助的主要不是理性的力

量，而是过去某个物件在当下的遗存，循着蛛丝马迹，找回支撑生活 ／生命的本质。这一过程呈现了一种自内
而外构建社会的知识图式，描画了人类文明和知识生产的幽微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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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一）缘起

“记忆的微光”概念是探寻当代社会生活 “奥秘”的一个路径。它从记忆的角度，探索在记忆与遗忘的

缝隙间闪现的 “微光”的价值。无疑，它是片段和碎片，是不连续的，即便如此，记忆的微光仍为我们提供

了窥见意义总体性的可能性。记忆的微光之于认识生命和社会生活的作用，如同齐美尔在 《货币哲学》的序

言中所说的，生活的每一个细枝末节中都存在着发现意义总体性的可能性。①

在研究现代性的一些作家当中，如齐美尔、克拉考尔、本雅明等敏锐地观察到，由于人们感受和体验资

本主义的剧变而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表征，他们将注意力放在一些不连续的体验方面，如分裂、混乱和迷

茫。② 戴维·弗里斯比认为，齐美尔、克拉考尔、本雅明的现代性理论属于探求 “现代性的碎片”这一传统。

它不同于传统主流社会科学范式，主流范式将社会作为一个客观实在，尤其是涂尔干的社会理论认为社会外

在于个人，在研究方法上延续了孔德的社会物理学的观念；而专注于 “现代性的碎片”的这一传统，没有像

涂尔干那样，完全将 “社会”从人类整体现象中抽取出来，而是采用一种跨学科方法，借用人文社会科学的

已有成果更细腻地考察当代社会文化的状况，尤其是将人的生存处境作为考察的中心。

对 “记忆的微光”的探查也属于这一传统。它以记忆为方法，考察当代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提出记忆

的微光，意在回到存在的维度探寻人和社会间的关系。而存在的维度与物化和理性倾向愈益加强的文明之间

构成一种紧张关系，后者对人性有各种挤压；在这种文明状态下，一切知识都被科学理念化，一切目标都被

资本主义物化。从存在的维度出发，通过描述记忆的散乱微弱状态，来探索人性的复杂构成，同时保留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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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戴维·弗里斯比：《导言》，《现代性的碎片：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现代性理论》，卢晖临、周怡、李林艳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第 １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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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柔软”之处。这类知识从属于生态学和滕尼斯意义上的共同体传统。简言之，记忆的微光是从人之存在

角度探索人类文明多重面向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这一维度在社会学的主流中长期被忽视，甚至被排挤。但同时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潜在力量，并且绵延

不绝，成为一个坚挺的存在，与主流社会学所关注的对象之间形成补充关系，同时与主流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构成了对张关系，并提供了批判的武器和推进学科扩展界限的工具。尼采对社会学有一个批判：社会学只能

从经验中了解社会的腐朽形态，其本身就是群居无能的一个征兆；它只是旁观自己的对象———社会的毁灭。①

笔者认为，要更全面深入研究社会 （以及引导社会发展的方向），除传统社会学方法，还需要寻求其他方法。

齐美尔在 《感觉社会学》中运用了 “心理显微术”的方法，他指出：“每一种感觉都以其独特的特征对社会

存在的建构做出典型的贡献，其印象的细微之处与社会关系的独特方面相对应。”唯有通过独特的方法，才可

能达到 “用其他方法不可能达到的社会学深度”。②

对这方面的探索尤为重要，因为它涉及人之生存境遇。从人的角度出发，去讨论社会和人的关系，构成

人之自明知识的组成部分；在研究角度，其重要性如同尼采指出的，真正的哲学家 ／研究者的目的是保护人们
免于命运的一切打击以及不测，并助力他们抵抗所有的惊愕。③

本文将 “记忆的微光”视为理解社会及其记忆的一个入口，它在社会中广泛存在，构成了生活质地中的

重要成分，以及人之生命的重要组成。但人们对其往往习焉不察、视而不见，因此本文有这样一个期待，就

是通过进一步考察 “微光”，由此探究一种认识社会生活或人之生命这一 “总体性事实”的认知图式。

值得指出的是，很多人文学者对于人被挤压的状态都描画得十分深刻，其提出的解决方案各有不同，例

如克拉考尔对这种状态持一种激烈批评的态度，但他自己尚未站在力图重建这个断裂的世界的立场上④；他

的老师齐美尔作为都市中的漫游者，采用的观察方式是从关系漫游到关系，也不可能为心灵提供一个栖息之

所，因为他与所有他解释过的现实都保持一种距离，从未投注过自己的灵魂，并且忽略了最终的决断，没有

为我们的生命之流所应遵循的航线指明方向。⑤ “记忆的微光”视角则试图通过记忆视角，深刻描画破碎的人

性之一角，以关怀人之存在，同时，本文借助潘光旦的自明思想，站在人和社会重建的角度，提出洞察 “微

光”对于重建的意义，因为碎片化的世界实际上是一种脆弱的构造。⑥

（二）脉络

对 “记忆的微光”的研究缘起于社会学的口述史研究实践，是在探索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间的关系时发

现的。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期，以孙立平为首的 “土改口述史”项目开启了社会学重建后的首次口述史研究，

主要成果包括郭于华对 “农村集体化时期女性口述史”的研究、方慧容对河北西村农民口述中的 “无事件

境”记忆的探讨，等等，可以说，这两个研究都是对个体记忆与宏大历史间关系的一个解释。在 ２０世纪 ９０
年代末，王汉生主持的 “重大历史事件与知青的生命历程”项目开启，其主要成果是有关知青集体记忆何以

构建方面的研究。⑦ 该项目有一个重要发现，这便是提出了 “记忆的微光”概念⑧，直接回应了个体记忆与集

体记忆之间的关系，但仍有很多值得讨论的空间。口述史研究方法在今天的社会学界仍保持较高的热度，这

与 ２０１９年启动的周晓虹团队的 “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新中国人物群像口述史”等项目有着直接关系，

最新一轮的口述史研究拓展了口述史在中国社会学中的领域和理论视角，例如提出了命运共同体、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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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④⑤　 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现代性理论》，卢晖临、周怡、李林艳译，第 ４１、４３、
１５２、１５６ １５７页。
齐美尔：《感觉社会学》，《时尚的哲学》，费勇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 ３、１４页；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
碎片：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现代性理论》，卢晖临、周怡、李林艳译，第 ７５页。
潘光旦：《说童子操刀———人的控制与物的控制》，《政学罪言》，北京：群言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重建不仅需要自明，还需要 “勇

敢”，勇于承担，它是自我控制中的重要因素。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现代性理

论》，卢晖临、周怡、李林艳译，第 ４２页。
王汉生、刘亚秋：《社会记忆及其建构：一项关于知青集体记忆的研究》，《社会》２００６年第 ３期。
刘亚秋：《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　 对社会记忆研究的一个反思》，《社会》２０１０年第 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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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既视感”等问题①，其中依然关涉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问题。

综合这些研究可以发现，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社会学口述史研究面临的一个关键问

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提出记忆的微光概念也是希望能对既有研究有一个突破，笔者 ２０１０年提出 “记忆的微

光”概念，认为记忆的微光是社会决定论与能动个体之间碰撞的产物，它描摹了另一种记忆的存在状态，提

示着被忽视的现实洞察；２０１７年又对记忆的微光做了进一步讨论，指出记忆的微光是处理记忆与遗忘之间关
系的尝试性概念，对记忆的微光的探索可归为对人性、人的境况以及人之存在条件的思考②；２０２１年 《被束

缚的过去》一书认为，记忆的微光部分揭示了个体记忆的被压抑状态，但不能因为 “微光”处于 “弱势”而

去忽视它、否定它，要描述它的存在状态，并对其存在条件进行探索，从而为解放这一状态提供基础。③ 从目

前看来，对于 “记忆的微光”的讨论仍有很多未能言尽的部分。

那么，什么是 “记忆的微光”？它是基于知青口述史研究的一个发现。在理论上，是对哈布瓦赫经典集

体记忆研究传统的一个批评和补充。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研究属于涂尔干学派风格，其理论关注的是 “社会

本体”，因而对个体的能动性方面有所忽视。其理论中 “社会如何制约人”的意味较强，而 “人如何影响社

会”方面则薄弱。也可以说，这一取向的研究 “科学性”有余，而人文性有所不足。在研究实践中，笔者不

仅发现个体极强的能动性，而且发现一个重要现象：在知青记忆中，不仅存在个体有意识地对过去的建构，

以及对生活的调整，这些充分体现了主体能动性；还有一些个体 “欲说还休”、甚至连自己都不明晰的部分，

它成为阻碍个体表达的因素，因此被称为 “被束缚的过去”，更有待于在理论上予以说明。笔者还发现，即

便是在个体身上发现了它，但还不能仅从个体角度去解释它，也不能仅从社会角度去解释它，这两个视角都

带有明显的局限性。综合个体和社会的视角，去探寻描画和解释这一现象也是本文的一个诉求。

从现象层面，“微光”来自个人和社会之间的碰撞，个人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会出现种种不适或震惊，

也包括喜悦、甜蜜，总之是人之存在意义上的。这些事件 ／事件感经由时间 （岁月）的沉淀，经常隐去显在

的形象而潜藏在个人的生命体之中，在接下来的社会生活中，由于偶然事件 （借助一个物件，如一块点心、

一个动作等）的激发，记忆主体可以重新发现过去，这个过去是个体的生活品质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也

代表了社会本身的某些特征。例如普鲁斯特在 《追忆似水年华》中提及的著名的小玛德莱娜点心茶，以及叙

述者马塞尔的 “弯腰脱鞋”动作。这类对生活记忆的提取方法被普鲁斯特称为是 “非自主回忆”，可以视为

一种回忆的方法论。而当 “记忆的微光”作为一种现象层面的存在，它还蕴含着一种内在的张力，例如记忆

与遗忘之间的张力。作为一种隐喻提法的记忆的微光，或被称为是一种文学式的表达，但事实上，在记忆研

究中，这种 “隐喻”的表达方式是较为常见的，也是记忆理论创新的常见方法，如 “闪光灯记忆”“羊皮纸

记忆”，等等。

对 “记忆的微光”的讨论尚存在理论提升的空间。当它作为描述一个记忆现象的概念时，不仅揭示了个

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还呈现出一种人类文明形态的特征。对于后者进行理论说明，正是本文的任务。

二、“记忆的微光”与 “无事件境”：两种不同形态的时间

“记忆的微光”更多是回到记忆现象本身的一个概念，试图描述人们在追忆过去的过程中，如何重启岁

月；它是过去之从无到有的一个生产过程和机制。它重视记忆的过程，强调生活中的 “关键细节”对于引发

过去事件 ／生活的作用。
为了更好说明记忆的微光，可比照方慧容的 “无事件境”概念。④ 无事件境是一个记忆的 “结晶”，它提

供的是一种相对稳固的形态，表达了一种文明的形式———传统农村的社会心态；而记忆的微光则还是一个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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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虹：《口述史、集体记忆与新中国的工业化叙事———以洛阳工业基地和贵州 “三线建设”企业为例》，《学习与探索》２０２０年第
７期。
刘亚秋：《记忆的微光的社会学分析———兼评阿莱达·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社会发展研究》２０１７年第 ４期。
刘亚秋：《被束缚的过去：记忆伦理中的个人与社会》，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１年，导论，第 ４ ５页。
方慧容：《“无事件境”与生活世界中的 “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回忆》，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

转型：“新生活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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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的散漫之 “过程”，它似乎没有宣告什么，仅仅强调 “微光”对于认识人类文明的作用，似乎并未明示是

什么作用，因此，对于 “微光”的说明有更大的难度。可以说，这两个概念都来源于中国社会口述史记忆研

究的实践，从中也可以看到社会学传统中的两个不同的关注点。“无事件境”力图在生活的散乱叙事中打捞

起一个结构性的因素，这是社会学主流叙事的努力。当然 “无事件境”概念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打捞的失败，

因为它似乎是一个 “无”（结构）的存在，但笔者认为，它恰恰呈现为一种 “结构”，事实上就是一种结构性

的心态。记忆的微光则是现象学意义上的，它似乎只是一种有待捕捉的形态，难以描述，不过一直是社会学

叙事中隐而不彰的存在。

具体言之，“无事件境”是方慧容在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期通过对河北西村的口述史研究得出的概念，是一
种普遍存在于农村社会的心态。这一概念是通过比对 “事件理论”得来的。埃利亚斯提示了文明的进程中，

标准的时间的确立与人的事件感之间形成的关系；但是在方慧容的口述史访谈中，她发现了一种 “无事件

境”的传统心态，这便是人们建立事件感的 “失败”：事件混杂在一起，并且经常互涵和交叠在一起，它呈

现的是没有边界、没有区分的模糊团，如同水潭中的水滴。而 “无事件境”直接源自一个她所观察的经典案

例：农妇贾翠萍 ５岁时做童养媳，经常被婆婆用针扎；而在她 ７０多岁被访谈员问及这段往事时，却认为这没
有什么；有关于此，她甚至回忆不起一个完整的事件。方慧容认为，由于这件事 （被婆婆用针扎）经常发

生，事件之间是互涵和交叠的，形成了一种 “无事件境”的结构，体现出这个社会的循环时间观。它是一种

文明的心态。即方慧容通过这一口述特征总结出的无事件境，正是她所研究的农村社会的结构性的心态，它

与现代的 （线性）时间以及事件的编排是不同的，后者是事件感的建立。

而 “记忆的微光”则是现象学意义上的。“记忆的微光”所属的知识传统，在社会科学中，一直是一个

隐而不彰的传统。它一直存在，但少有学者拿出来做特别的说明。这种 “微光”，在一定意义上，是社会生

活的关键细节的呈现。这种 “细节”在很多社会学家那里有所强调。在正统社会学家中，例如在费孝通早期

社会学的研究中，比较青睐某种细节叙事，例如他对 《红楼梦》之深描笔法的偏爱，他还对人类学家把作品

写成小说一样的读物深感赞叹。他在去往英国留学的路上，带着的就是 《红楼梦》这本书；他在早期作品中

对马林诺夫斯基的 《野蛮人之性生活》的作品风格，以及芝加哥学派杨宝龄 （Ｖｉｓｌｉｃｋ Ｙｏｕｎｇ）对俄裔移民的
生活形态的细节分析深表欣赏 （Ｔｈｅ Ｐｉｌｇｒｉ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Ｔｏｗｎ，１９３２）。① 这或可称为一种对生活形态的分
析，其多见于人类学的传统。不过，在中国社会学的传统中，定性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学和人类学

的密切合作，社会学家也可以通过参与观察等方法与人类学的风格形成合奏，这一传统，非常值得关注。可

以说，“记忆的微光”也属于关注生活的细节这一学术传统。通过对 “记忆的微光”的进一步分析，可以对

社会学的这一传统有更为深入的体察。

同时，进一步分析 “记忆的微光”也是对社会记忆研究传统的一个反思。“记忆的微光”所在的传统与

社会学视角下哈布瓦赫的 “集体记忆”传统有着较大的差异，前者基于个体认识社会的路径，后者则是从社

会角度去认识个体记忆问题。可以说，对 “记忆的微光”的学理分析，为我们认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提供了一种理论视野。同时，本文认为，“记忆的微光”相比于 “无事件境”，意味着文明的另一种表现形

态。“记忆的微光”从其定义上看，是需要捕捉的存在，它更意味着一种自内而外看世界的方式，是深藏于

个体之中的；其与社会的关联路径，可表征为人类文明的一种特征，它是一种主体体验的时间线路图。对记

忆的微光的探索可以丰富社会学的另类叙事模式。

三、作为动词的记忆的微光

微光可以被视为一种记忆的呈现状态；在 “微光”的探查中，需要将 “记忆”动词化，意味着过去的部

分 “重启”，从而记忆的或明或暗的状态才能得到关注。简言之，“记忆的微光”作为主观体验的时间形态，

往往呈现为一种碎片状态，或曰是一个 “瞬间”的闪现，就如同下文提及的小玛德莱娜点心茶的气味和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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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费孝通：《〈野蛮人之性生活〉书后》《杨宝龄的 〈美国城市中俄籍摩洛根宗派之客民〉》，《费孝通全集》第 １卷，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费孝通：《显微镜下切片素描》，《费孝通全集》第 ２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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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岁月的长河，其在 “瞬间”的闪现提醒了行为主体，但行为主体甚至一时难以捕捉到它，因为它在社会

世界中缺乏稳固的支撑。它是记忆中的过去，并借助 “瞬间”得以重启，确切地说，重启的是那些已经随着

岁月沉寂的经验，是封存在我们的胳膊和腿中的记忆。其能够得以重启，也是人生幸事，因为我们终于与过

去再次相逢；通过这次相逢，我们认识到生命的本质。

（一）记忆的重启

将探查 “微光”视为记忆的重启，前提是需要一个 “类物质”给予人以 “提示”，而类物质之所以能启

动记忆，在于它调动了一种情感的力量。

这些 “类物质”事实上就是普鲁斯特提到的 “非自主回忆”中的那些小物件 （或生活场景等）。例如，

《追忆似水年华》中提到的小玛德莱娜点心茶，它的 （不随时间改变的）气味和滋味，就如同唤起过去的一

束光，对于叙述者马塞尔的刺激最初是较为强烈的，即他品尝第一口后受到很大的触动，脑海中立即闪念出

一种熟悉的味道，这种感觉却随着他品尝点心茶的次数增多而逐渐弱化。可见，这种转瞬即逝的提示弥足珍

贵，因为即便有 “过去之惊鸿一瞥”的感受，它也很难驻足，从而难以自发凝结为一个固态；它的更为常见

的状态是随着瞬间感觉的淡化 （失去）而又永远沉在海底。本文在这个意义上，称被唤起的这部分过去 （感

受）为 “记忆的微光”的启动时的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在说明 “记忆的微光”概念时将多次引用 《追忆似水年华》这部自传体小说。原因

在于，普鲁斯特的 《追忆似水年华》是基于他自身生活和社会阅历而写成；而它之所以能够形成，一定程度

上可以说，是借助了一种他称之为 “非自主记忆”的方法论，据统计，这类方法在其作品中出现 １０次以上。
而所谓 “非自主回忆”就是借助一些 “类物质”，不由自主地唤起了对过去生活 （品质 ／真相）的记忆。总体
上，这种 “非自主回忆”的方法是让 “记忆的微光”固化的一种努力。

随时间而逝去的过去有如生活的幽灵，它好像消失了，但事实上是沉淀下来了；它并没有真正消失，而

是成为如影随形般的存在。我们凭借理性 （指计划性、推理性）无法提取它，而需要一个 “类物质”的激

发，重启部分过去；这个 “类物质”就是唤起过去的一束光，当然，这是一种个体记忆的过程。

如同普鲁斯特在 《驳圣伯夫》中所提及的，我们生命的每个时辰一经消亡，就隐藏在某个物质客体中；

我们只能通过这个客体去认出它、呼唤它、释放它。这一客体也可以被称为主体性的 “感觉”启发器。但

是，当记忆被封存于这一客体中，此后我们也可能永远碰不上它，如果是这样的话，消亡的生命就会永远被

囚禁。因为这些感觉及其客体太过于脆弱或微小，一旦坠入茫茫尘海，在接下来的生活中再出现的机会微乎

其微！① 可以说，囚禁或被束缚，与记忆或唤醒，是两个运动。如果过去被压抑，就是被束缚和囚禁；如果有

幸得到释放，那么就是过去的复活，于个人而言，可能就是一种救赎。

强调 “记忆的微光”在于其中存在一种困境，就是这种 “唤起”的机会在人的生命和生活中是微乎其微

的；我们的生命呈现为片段，随着生活的流逝，大多随风而逝，永远不再回来。对于人来说，忘记是常态，

反而记忆是非常态。所以，普鲁斯特几乎以毕生之力，复活他的生活和生命，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感受力，

打捞出整整七卷本的 《追忆似水年华》，成为人类记忆研究史中的一座丰碑，也为本文进一步说明 “记忆的

微光”提供了经典案例。

《追忆似水年华》中被复活的过去之惊鸿一瞥来自一个冬天，当母亲拿给他小玛德莱娜点心和椴树茶后，

他品尝一口便 “启动”了他在贡布雷的童年生活的记忆，这些记忆就隐藏在对这块点心和这杯茶水的 （似曾

相识的）感受之中。② 按照普鲁斯特的理论，这一 （由物质引发的）感受也是囚禁过去的 “客体”，而这一感

觉的重新释放有如灵魂转世。

这类记忆 ／感觉释放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普鲁斯特在复活 （释放）过去的过程中，也深感力不从心。

他做过 （有意识）记忆的努力，但有些过去永远无法追回。如他所说，“我对一生的各种感觉，朦胧的、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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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马塞尔·普鲁斯特：《作者前言》，《驳圣伯夫：一天上午的回忆》，沈志明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 １页。
周晓虹称之为 “既视感”，参见周晓虹：《口述史、集体记忆与新中国的工业化叙事———以洛阳工业基地和贵州 “三线建设”企业为

例》，《学习与探索》２０２０年第 ７期。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 第 ５７卷 ０５ Ｍａｙ ２０２５

知的，遗忘的，同时进行了犹豫不决的筛选，这只是片刻之间的事情。很快我眼前一片模糊，记忆永远沉睡

了”①。为了追忆过去而重新获得力量，他徒劳地闭上眼睛什么也不想，然后猛然睁开眼睛，但眼前的树木向

他表示不能说话的遗憾。而这让他产生焦虑，普鲁斯特唯恐永远遗忘那些一次性经历；唯恐忘却故人，而他

们正向他伸出亲切而无力的双臂，仿佛在说：“让我们复活吧！”② 在这里，被复活的记忆就是一种情感的秘

密，是回忆者人生力量的重新获得。

在 《追忆似水年华》中，类似小玛德莱娜点心茶这样的复活记忆之物不下十种。它们也是 “记忆的微

光”的重启媒介。类似体验在生命和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几乎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但几乎没有人能

像普鲁斯特那样借助这类媒介构筑起一座追忆的大厦。

（二）捕捉 “微光”的方法

１ 抓住 “直觉”让细节 ／瞬间可见。

正视熟视无睹的过去，将日常生活中的不可见 “细节”变为可见。“细节”有如生命 ／生活长河中的 “珍

珠”，它们散落在河床；以结构化的方式去观察它们，它们就会 “隐匿”。而社会科学提及较少的 “直觉”方

法则可以捕捉它。普鲁斯特将 “直觉”的方法发挥到极致，并对科学传统称道的 “理智”的方法做了较为尖

锐的批评。③ 他在 《驳圣伯夫》的前言中提到，他对理智作用的评价正在与日俱减，他认为最重要是的超越

理智，才能重新抓住印象中的某些东西，而它才是触及人自身的东西。④

“记忆的微光”就是这类印象，它存在于我们的体验之中，有如 “闪念之间”。这 “闪念之间”的重启，

往往就是生活的 “细节”在发挥作用，这些细节往往无法被纳入一个 （“理智”传统下的）事件的系列。

对 “细节”的蛛丝马迹进行探查，关注的正是 “生活世界究竟是怎样的”这一问题。普鲁斯特的 《追忆

似水年华》所提供的，也正是他找到的表达自我与周遭世界之间关系的方式。⑤ 普鲁斯特的研究者亚当·瓦

特 （Ａｄａｍ Ｗａｔｔ）指出，当普鲁斯特的思想寻得独特的目标时，他会变得十分苛求和专注；普鲁斯特本质上是
出于对绵延时间的着迷⑥，这也是整部 《追忆似水年华》关注的核心⑦。

生活中的很多 “不可见”，往往就存在于各种细节之中。它构造了大量的 “闪念之间”类型的生活性事

实。而普鲁斯特对于这类细节有着惊人的观察力。⑧ 他擅长从最简单、最普通不过的事物中看到美 （或曰事

物的本质）。这些 “细节”被普鲁斯特借助著名的 “小玛德莱娜点心茶”这种 “类物质”深度挖掘过，他还

因此提出了 “非自主回忆”这一记忆方法论。这些都有助于推进我们对记忆的微光的深入认知。他的传记作

者亚当·瓦特指出，普鲁特斯作为作家的一个特性就是，经常性地将他自己 “远超前人的智慧与敏锐”投入

到任何他注意到的事物上；而引发普鲁斯特创作的动力来源中，除小玛德莱娜点心茶，还包括奥德耶的小山

楂树和海维庸堡的玫瑰花等。⑨ 普鲁斯特经常给予这些自然景观以足够多的时间去凝视，体验和发掘个体和

这些客观事物之间的互动。当这些客观事物进入个体，就会生发出一种犹如小玛德莱娜点心茶一样的 “类物

质”，继而成为启动 “回忆”的媒介。

通过一杯点心茶呈现出一个世界，就是 “闪念之间”（对过去生活记忆的闪念）的作用结果。可以说，

《追忆似水年华》就是这类记忆机制的产物，这种记忆机制被他称为 “非自主回忆”。这是普鲁斯特找到的记

录自我和世界之间关系的重要方法。这种方法是他在不断摸索中形成的。他早期创作了很多速写、短故事和

中篇，但这些都属于碎片集合式的写法，而不能拼接成一个整体，其中缺少情节、观点和结构；但早期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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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③

⑤

⑥

⑦

⑧

②④　 马塞尔·普鲁斯特：《作者前言》，《驳圣伯夫：一天上午的回忆》，沈志明译，第 ４、４ ５、１页。
这里的理智指推理、逻辑推演，而非感觉、直觉。德·昆西在讨论麦克白的敲门声中，也提及这类借助逻辑理解力的方法，相比于

直觉而言，是更不可靠的方法。参见詹姆斯·伍德：《最接近生活的事物》，蒋怡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
亚当·瓦特：《寻找时间的人：普鲁斯特传》，辛苒译，桂林：漓江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 ５２、５６页。
绵延的概念来自柏格森。参见柏格森：《物质与记忆》，姚晶晶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⑨　 亚当·瓦特：《寻找时间的人：普鲁斯特传》，辛苒译，第 ８５ ８７、６６页。
这种对细节的感受力和观察力应该与他的病体有密切关系。１９１１年，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总是病着，情绪低落，没有目
标，缺乏行动，毫无志向，生命已看到尽头，又带给父母那么多悲伤，我很少感到快乐。”转自亚当·瓦特：《寻找时间的人：普鲁

斯特传》，辛苒译，第 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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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片段 （如 《让·桑德伊》）进入了 《追忆似水年华》的成稿中。他还通过译注英国作家约翰·罗斯金的作品

（这项工作至少持续了八年时间），去寻求合适的表达方式，结果也未能成功。① 透过这些 “失败”的探索，

我们能深切认识到其发现 “非自主回忆”方法的艰辛。

普鲁斯特追索 “细节”的持之以恒的努力，是不容忽视的。在探寻生活机理时，这些 “细节”正是结构

化叙事的 “血肉”，是人自内而外构建世界的立足点。

２ 以实地考察法为基础。

去捕捉记忆的微光也需要科学的精神。② 普鲁斯特为了抓住过去，除采用 “直觉”方法外，还使用了一个

经常被普鲁斯特研究者所忽视的方法———实地考察法，这体现出 《追忆似水年华》的科学精神，即求真求实。

所谓求真求实是指他为了写作 （捕捉生活）而对生活场景的细致入微处投以极大的关注，可以说曾经占

据他身心的，他都进行了求实细致的梳理，如出席招待会、参加晚宴、欣赏音乐会以及进出歌剧院和剧院等，

这些也都成为他的田野。在确定写作 《追忆似水年华》后，他在与友人的通信中趁机询问友人早春时佛罗伦

萨开什么花，商人是否会在维琪奥桥 （Ｐｏｎｔｅ Ｖｅｃｃｈｉｏ）上向人兜售、他们与巴黎商人有什么不同，还有关于
圣母百花教堂 （Ｂａｓｉｌｉｃａ ｄｉ Ｓａｎｔａ Ｍａｒｉａ ｄｅｌ Ｆｉｏｒｅ）中壁画的问题。他还与友人沟通制衣业和女装时尚的问题。
如果他想把一次经验转变为一种印象，他必须用精确的词来表达，如果有什么是他不清楚的，他会查找文献，

包括植物学、农业或时尚方面的资料。为了完成 《索多姆与戈摩尔》，他通读了达尔文的 《植物的力量》。普

鲁斯特向很多人求助过，他曾说过：“我的书在修订时，有好多科学问题让人烦心。”其中包括鸡蛋的发育、

太阳的运动、建筑学术语、透视法、玻璃的特性，等等。他还就园艺师、裁缝、天文学家和药剂师等问题，

不断与友人通信。他与友人的通信越来越服务于创作的需要。③ 为了修订 《在少女们身旁》，在 １９１６年初他
还向女管家赛莱斯特的侄女借来论文大纲。普鲁斯特在 １９１２年 １２月有一次出行，他在长睡衣外严严实实地
裹了件毛皮外套，站在巴黎圣母院的圣安娜门外，仰望着上面的雕像。他和友人提到，巴黎人每日在雕像下

往来穿梭，却从未想过为它驻足停留；而普鲁斯特在雕像下站了整整两个小时之久。《追忆似水年华》中哪

怕最微不足道的细节都让他颇费思量。④

成年后，普鲁斯特一直喜欢通过搜集照片来构建个人档案，以保存一组永不褪色的回忆。从普鲁斯特的

通信中可以看出，他有着强烈的观察、记录、分析、分类并力求掌握一切的意念。《重现的时光》中化装舞

会的场景，在 １９０９年已见雏形。为了重获新鲜的观感，他特意在久别后重返社交界，并发现故友容颜已老、
不复当日。⑤ 这构成了 《追忆似水年华》结构的重要部分，即小说的圆环结构：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起

笔，以 “……在时间之中”收笔。基本思路在这一时期成型，从感知的丧失及其模糊蔓延，到重寻与恢复。

１９１８年一战结束后，普鲁斯特对 《在斯万家那边》做了一个最大的改动是地理编排 （该书在 １９１３年已经出
版）；在修订版中，贡布雷不再位于靠近巴黎西南的沙特尔，而是在靠近首都的西北方，如此方便普鲁斯特把

贡布雷正好安排在德军行进的道路上，以实现在 《重现的时光》中对梅塞格利丝战役的叙述。在写给友人的

一封信中，他证明了他的小说里即使最微不足道的细节都有其复杂性。再如凡德伊奏鸣曲及其小小的乐句，

来自圣桑和弗兰克的奏鸣曲、瓦格纳的 《罗恩格林》的前奏以及福雷的叙事曲等多重音乐元素的杂糅。⑥

当然，以实地考察为方法的小说文本，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叙事。如普鲁斯特所说，书中的人物，每个人

都有 ８到 １０个原型，即书中的人物不存在绝对的原型。他称自己的写作是无体系的，情节发展是偶然性的，
他创造的是一种炫目的无序，遵循的是文学建筑学的原则。⑦ 他认为自己的作品是真实而热情的，“倾注了比

我做过的所有事情都要多的心血”⑧。

笔者认为，这种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是探求 “记忆的微光”的基本要求，而普鲁斯特的上述行为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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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④

⑤

⑥

⑦

③⑧　 亚当·瓦特：《寻找时间的人：普鲁斯特传》，辛苒译，第 ８９、１２７ １２８、１４２页。
这里的科学不是指上文提及的 “理智”，而是 “真实”（尊重事实，主要是情感真实）的另一种表达。

亚当·瓦特：《寻找时间的人：普鲁斯特传》，辛苒译，第 １６１、１３３ １３４、１６１ １６２页。
亚当·瓦特：《寻找时间的人：普鲁斯特传》，辛苒译，第 ５２、５６、９８、１２６页。
亚当·瓦特：《寻找时间的人：普鲁斯特传》，辛苒译，第 １２７、１７２ １７３、１５６页。
亚当·瓦特：《寻找时间的人：普鲁斯特传》，辛苒译，第 １６９ １７０、１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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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了一个最好的注解。事实证明，普鲁斯特的方法和实际操作说明了人类情感的 “幽微”机制是可以被揭

示的；而他作为作家就是人类的感官，因为他表达出了别人感受到却无法表达出的生活的真实。笔者也正是

通过 《追忆似水年华》中一些场景的描写，得以正视自己的类似情感。例如他在写外祖母去世时的场景以及

他对外祖母的追忆 （通过 “弯腰脱鞋”这一非自主回忆的触发机制）。普鲁斯特正是通过求真的科学方法，

将人类的 “幽微”情感呈现出来，而这也是人类文明的隐秘之处，它是人类创造的起点，也是发动机。本文

在这个意义上将记忆的微光视为文明的一种形态。“记忆的微光”属于通过探索 “瞬间”的呈现或曰借助考

察碎片化存在的方式，来发现人类文明奥秘的学术传统。它不同于宏大叙事所表达的文明形态，例如社会学

经典三大家的现代性叙事。对于这种碎片化的探索属于另一脉络的学术传统，包括波德莱尔、本雅明、齐美

尔等都在这一传统之中。尽管其在社会学中属于边缘的存在，但无法否定对这类现象进行探索的意义。

四、记忆的微光与人的 “自明”

借助记忆的微光，可以为过去松绑，从而让我们走出被束缚的过去，接近一个 “自明”的世界。① 通过

“记忆的微光”，我们得以窥见人类情感的幽微之处，它作为人类文明的起点和动力机制，为我们理解人类文

明提供了一个路径；同时，作为人之存在的一个特征，对其的清晰认识，也有助于人走向 “自明”。

（一）记忆的微光与被遮蔽的过去

在被遮蔽的过去中，有快乐也有创伤，在这里主要指创伤。学界普遍认为，某种创伤记忆的束缚容易导

致个体的精神障碍以及社会的撕裂。而创伤的释放就是为过去松绑，例如阿莱达·阿斯曼研究的二战后德国

的家庭小说———达格马尔·雷奥帕特 （Ｄａｇｍａｒ Ｌｅｕｐｏｌｄ）的 《战争之后》②，其中，追忆者试图为自己的过去

松绑，作为纳粹 （父亲）的女儿，在父亲过世后，她去重新梳理父亲的生活史，以重新理解父亲。如此，重

建了一种新的社会联结。即便斯人已去，但对于生者而言，这些重建的联结，才是他们生存下去的必要条件。

在寻求创伤治愈的过程中，关键记忆需要被释放。这涉及记忆的微光的社会功能，即在个人与社会之间

重新建立联结。而在社会学角度，它提供了以个体进入社会的方式构建理论的途径。总体上，围绕 “记忆的

微光”的知识涉及个体记忆的被压抑状态及其解放途径。提出记忆的微光，就是试图找寻散落在各处的属于

我们自己的过去，它是构建自我认同的需要，也是建立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之间联结的基石，可以说，它是

构建社会的人性基石。

关于此，后辈的 “延迟的弥补”现象较为典型。在普遍的意义上，当我们的至亲去世后，作为晚辈的我

们不可避免地会去追忆他们。表面上看是我们在追忆先辈，本质上是在追寻自己何以成为自己，从而将自我

和社会之间建立起一个更为密切的联结，其呈现的正是回忆主体和逝去亲人之间的关系。在 “我是谁”这一

身份认同问题上，回忆主体将自我同最亲的人 （父母和祖辈）建立起一种更为紧密的精神勾连。而且，其中

的情感不仅是个体性的，也是社会性的。

这里以普鲁斯特的 “弯腰脱鞋”为例，来阐述这一机制发挥作用的具体过程。“弯腰脱鞋”的动作来自

《追忆似水年华》中叙述者马塞尔第一次来到巴尔贝克海滩宾馆所发生的事情，彼时马塞尔是一个身心敏感

的少年，他不能适应这里的各种情况，一心想着回家。年迈的外祖母在他身边悉心照料，毫无怨言，还弯腰

给他脱鞋。但事实上，这一时期，外祖母的身体已经不太好，她自己曾晕倒过几次，但还瞒着马塞尔。她晕

倒这件事情，是在外祖母去世后，马塞尔从女仆弗朗索瓦斯和宾馆经理那里听说的。

“弯腰脱鞋”这一动作引发的绵延不绝的回忆来自马塞尔第二次来到巴尔贝克海滩宾馆时。只是这时外

祖母已经去世一年多了。在这一年多时间里，外祖母的去世对于他而言并未引起思想上的多大波澜，他甚至

用 “忘记了外祖母”这一表达。但显然并不是忘记，而是一种情感上的压抑。而 “弯腰脱鞋”的动作如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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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在 “自知者明，自胜者强”的意义上使用自明概念。潘光旦曾深入讨论这一中国智慧。而且指出，走向自明，需要一系列科学

的知识，在这方面，西方科学思维提供了重要帮助。但是，人文取向的知识更是不容忽视，潘光旦认为，文学提供了关于人性的知

识，是建立人与人之间深层沟通的桥梁。潘光旦：《人文学科必须东山再起———再论解蔽》，《政学罪言》。

阿莱达·阿斯曼：《记忆中的历史：从个人经历到公共演示》，袁斯乔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 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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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过去的一束光，提醒了马塞尔，外祖母在世时对他的悉心照料、体贴入微。他深刻体会到，外祖母在世令

他身心舒适，具有无限的安全感；外祖母去世后，这一关系在世界上永远消失了。这束回忆之光释放了外祖

母去世带给他的情感创伤，让这种创伤从压抑状态中走出来。

“弯腰脱鞋”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追寻自我认同，以及重塑自我和长辈之间的关系。他不仅追忆了外

祖母对他的关爱，还回忆了外祖母宽宏大度的人格 （关心家人、宽容别人），他想到自己的宽容品格也受了

外祖母的影响 （例如他对仆人儿子莫雷尔的宽容）。可以说，这一记忆的微光，建立起了他的自我认同和社

会认同，并明晰了一些有关自我的知识 （我是谁，我的特性来自哪里），呈现了主体与社会间建立关系的过

程。而普鲁斯特在直面这一 “记忆的微光”的过程中，舒缓了外祖母去世带来的创伤，这是自我救赎的一个

比较实用的方法。

在广泛的意义上，子辈对去世父辈 （祖辈）的追忆，一方面有心怀愧疚的机制 （所以才会有 “延迟的弥

补”），另一方面有探索自我成长历程 （认识自我）的冲动。笔者认为，生命史是构建社会史的核心，它呈

现出自内而外的方式，表达的是人心，社会心态就是构筑在这一基础之上的。

（二）自内而外建构的方式与自明

笔者认为，捕捉记忆的微光，有助于走出 “被束缚的过去”，成就一个健全的人格，进而以此为基础助

力于美好社会建设。而这一过程是经由 “自内而外”的方式来完成的。其中，成就健全的人格中，获取有关

人的自明的知识是关键。

这一问题也涉及对 《追忆似水年华》的总体性认识。那么，普鲁斯特建构的 《追忆似水年华》的世界究

竟是怎样的？本文认为它提供了自内而外构建世界的一个典型案例。普鲁斯特认为，重要的是内在的深层自

我，这是人们努力保持的东西。他希望自己的书要让 “尽可能多的敏感的心灵读到”①，且需要的不是观察所

见的东西，而是复活我们的感受，后者才是唯一真正有意义的现实②。

在 １９１５年，他给友人写的信中提到，“我渴望我能完成这部小说，记下我所知道的真实。它将滋养许多
人。如果我不这么做，它将随我而逝”③，“记下我所知道的真实”这一内在视角表现在他的作品中，建立在

“生理学的真实、人性和情感的真实”这一基础上④，亦来自作家普鲁斯特对人类存在有限性的敏感⑤。笔者

认为，通过 “复活感觉”的方式，普鲁斯特建立了如何到达 “自明”的方法，这便是对 “自我”的再发现。

这种 “自明”必须建立在 “真实”的基础上。普鲁斯特对出版商的要求是，仅仅保证 “在这部从我身上

长成的作品里……一切我的隐秘想法和感受都是安全的”⑥。普鲁斯特的评论家马尔科姆·鲍义 （Ｍａｌｃｏｌｍ
Ｂｏｗｉｅ）指出，普鲁斯特描绘出一幅 “孤独的、高度敏感而又善于沉思的心灵肖像”。而 《追忆似水年华》这

一涉猎广阔且向内心深掘的惊人作品的完成过程，需要的是全身心的奉献。普鲁斯特自己也说，这是一种

“能够用来为他人谋福利的个人主义”⑦。人们借助普鲁斯特的作品，认识到了一些没有这部作品便可能无法

认清自身的那些东西。

普鲁斯特在 《驳圣伯夫》中写道，艺术家的作品是自我的一个产物，普鲁斯特坚持自我并非整齐划一而

是多元的观点。对于艺术上的自我，他认为，作家必须避免陈词滥调，以配得上作家这一称呼。也就是作家

必须使用自己的语言，因为只有那些标识出我们的选择、我们的语气、我们的不确定性，以及我们的愿望和

我们的不足的语言，才是美丽的。⑧

值得指出的是，普鲁斯特所认识到的自我，不仅是与外在世界碰撞的产物，也是自身负罪感的产物。死

亡、道德、（同性恋）伦理困境是他在追忆中不得不面对的主题。可以说，死亡构成了其伦理困境的重要主

题。《追忆似水年华》中最动人的篇章便是外祖母的去世及其追忆。如前所述，其中的一个细节是，当他重

复很久前外祖母为他弯腰脱鞋的动作时，不经意间，喷涌而出的悲伤将他淹没。据考证，外祖母去世时，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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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⑧

③④⑤⑥⑦　 亚当·瓦特：《寻找时间的人：普鲁斯特传》，辛苒译，第 １２６、１５５、１０１、８４、１６２、２０３ ２０４页。
马塞尔·普鲁斯特：《作者前言》，《驳圣伯夫：一天上午的回忆》，沈志明译，第 ２ ３页；亚当·瓦特：《寻找时间的人：普鲁斯特
传》，辛苒译，第 １０５页。
亚当·瓦特：《寻找时间的人：普鲁斯特传》，辛苒译，第 ７０、３９、１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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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斯特未能在身边，《追忆似水年华》中对外祖母去世的书写应该是调用了他在 １９０５年陪伴母亲度过最后时
刻的感受，当然也包括亲人们去世后带给他的伤痛。在生命的最后几天，母亲最担心的却是自己走后普鲁斯

特是否有能力独自生存下去①，这让普鲁斯特痛不欲生。他对友人说：“她把我的生命也一并带走了，就像父

亲带走了她的生命一样。”②

体认死亡是普鲁斯特认识自我的一个重要途径。在写作 《追忆似水年华》之前他就曾几次写过死亡话

题。③ 而生活中的真实死亡第一次发生于 １８９６年，这是他外叔祖父的死亡；１９０３年他的父亲去世；１９０５年母
亲去世。１９０７年，普鲁斯特认识的一个家族的孩子，杀死他的母亲后自杀。普鲁斯特应 《费加罗报》之邀，

写了一篇评论 《一个弑母者的孝心》。普鲁斯特的研究者认为，这是普鲁斯特写作史中的一个意义非凡的时

刻，其中涉及了他关注的所有问题———回忆与过去的联系、孩子与父母的关系、罪过、补偿，等等，这些也

都是 《追忆似水年华》探索的主题。④

普鲁斯特亲历的死亡还包括重要友人的死亡。给他伤害最深的是 １９１４年他的司机阿格蒂斯里的死亡，他
死于飞机事故。普鲁斯特产生了沉重的负罪感，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写道：“我现在总忍不住懊丧地想到，如

果他不曾遇见我，如果我没有给过他那么多钱，他根本不会去学开飞机。”⑤ 有关此的情感叙述构成 《追忆似

水年华》中 《女逃亡者》的主要内容。他在此后两年里构思了这卷书，其中描述了爱情、失去与痛苦。１９１５
年他面临着战争带来的友人的罹难，例如贝特朗·德·费纳隆的死讯，他死于一颗穿过头部的子弹。普鲁斯

特一直以为自己由于身体状况会是友人中第一个离世的，现实让他认识到战争与死亡的不公。⑥

当然，在直面死亡的追忆中，《追忆似水年华》中最能打动普通人的是他对去世外祖母的追忆，这一追

忆呈现了如何 “自内而外”构建一个世界的过程。“延迟的弥补”是典型的形式，表达了时间维度上的代际

关系，专注于生死记忆的交流层面，是记忆研究的伦理视角。⑦ 在这一维度上，呈现了一个主体内在的自我建

设过程，以及该主体与社会关联的问题。

这一主体的自我建设涉及以下关键问题：“被束缚的过去有待解放，我们的人心需要抚慰。”而得到抚慰

的前提是，增加这方面的自明 （自知之明）的知识，从而可以自我控制；这涉及个体和社会间的关系处理，

也关涉社会心态、社会建设等问题。

探求 “记忆的微光”让我们专注于自内而外的构建方法，让人获得关于生活 ／生命方面的 “自明”的知

识，走出 “被束缚的过去”，从而在这个社会中，获得个体的 “位育”，让个体得以安所遂生⑧，由此基础上，

积极参与构建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

自明是其中的关键机制。自明在这里就是认识自己。“自明”也需要一种科学求真的精神，当然也会有

道德指引，这些都在普鲁斯特的文学记忆中有所呈现。他紧紧抓住 “记忆的微光”，表现为他强调的启动

“非自住回忆”的过程。当在小玛德莱娜点心茶的气味和滋味出现时，普鲁斯特在情感上体认到了追寻过去

的线索，同时他也借助了 “理性”的力量 （指有意识地紧紧抓住这一闪而过的线索 ／ “光”），得以探明这一
“气味和滋味”的源头———来自童年时期在贡布雷的姨妈家度过的美好时光，由此他复活了在贡布雷的童年。

通过 “记忆的微光”，普鲁斯特借助不懈努力复原的生活包括个人生活史中的 “史实”，例如童年时期的亲戚

关系、友人关系，但这属于 “物”的层面的真实⑨，事实上普鲁斯特并不是特别看重这一点。

他更看重的是情感层面的真实，这涉及历史性的知识。它是通过回忆构建出来的，是一种建构性的历史

真实，其中势必关涉由于 “切入点”不同而导致结果不同的问题。即不同人的感受和立场是不同的，例如罗

生门便是如此。普鲁斯特在自己的角度，保证了情感真实，很大程度上，这是存在于个人观念层面的，展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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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④

⑦

⑧

⑨

普鲁斯特一辈子都没亲自整理过床铺，服兵役期间，面对毛毯和床单他始终束手无措，一夜过去，他常常把这些弄得一团糟，自己

则睡在床垫上。亚当·瓦特：《寻找时间的人：普鲁斯特传》，辛苒译，第 ７１、４８、１６９页。
③⑤⑥　 亚当·瓦特：《寻找时间的人：普鲁斯特传》，辛苒译，第 ９９、７１、１４８、１５３页。
亚当·瓦特：《寻找时间的人：普鲁斯特传》，辛苒译，第 １０４、１１３页。
而记忆研究的科学视角强调的是真假问题，往往无关伦理意义上的对错。

安所遂生，潘光旦语，出自潘光旦：《位育？》，《潘光旦文集》第 ８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其中有一种 “幽微机制”，一般经由文学家的提醒和放大，可以让普通人看到自己先前没有意识到但客观存在、且对自己已经发生

影响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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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人的整全的历史，包括主观和客观。而情感方面的事实，事实上也是客观存在的，尽管它存在于精神层面。

更确切地说，普鲁斯特是在历史性层面求真，并获得自明的知识。表现在当他得知滋味和气味来自童年

时期的贡布雷时，他真切触及到了 “我来自何处”的知识。他通过对童年世界的再理解，从而寻得了生命 ／
生活的本质。由逝去的时光构成 （即经由 “记忆的微光”扩展而成）的，不仅是个人生命史，也是社会 （关

系）史 （由亲人、朋友乃至社交圈中的人际关系构成），直指人与社会互动的历史。

普鲁斯特的一个重要发现是：体验到了时间的真理，个体由此获得解放。他通过追忆，明白了 “时间之

于人生的道理”，这便是：“流年”似水，时间是变动不居的；被追忆的个人 ／社会品质则是相对不变的，他
在书中记录了影响自己一生、让自己成为自己的那些人和事，事实上他写的是这些人的品质，例如外祖母的

品质，而这也包括了那些社会所赞赏的和能够流传久远的，也是涂尔干所谓的 “社会精神”。①

这种发现类似于叶芝所说的 “随时间而来的智慧 ／真理”：“虽然枝条很多，根却只有一条；穿过我青春
的所有说谎的日子，我在阳光下抖掉我的枝叶和花朵；现在我可以枯萎而进入真理。”② 这里的 “真理”在本

文的语境下可以理解为，认识到了什么是生活的品质 ／本质，告诉我们该如何生活：认识到生命过程中什么是
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什么是可以忽略的、什么是需要抓住的，从而可以由 “自我认识”阶段进入到 “自

我控制”阶段，这也是潘光旦所说的 “人的科学”的核心部分。③ 在这一基础上成就一个健全的人格。

位育之学是潘光旦所强调的，即安其所、遂其生，来自中国古典人文思想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

焉”（《中庸》），这一思想经过潘光旦的 “科学化”，成为其 “人的科学”的基石，当然也带有鲜明的价值导

向：个体安所遂生，社会才会和谐有序。可以说，人的科学的核心就是 “位育”；而只有从个体入手，才能真

切达到 “自我认识”，自我认识和自我控制在完成 “位育”的过程中尤为重要。探究 “记忆的微光”所彰显

的自内而外的认识自我和世界间关系的方式，正构成 “位育”之学的组成部分。

五、结论与讨论

“记忆的微光”呈现了一种自内而外构建社会的知识图式，描画了人类文明和知识生产的幽微机制。而

《追忆似水年华》为 “记忆的微光”如何发挥作用提供了一个解释上的范例。可以说，普鲁斯特在 《追忆似

水年华》中展现的是一种发现世界真理的方式，这是一种 “感觉”（也可称之为 “直觉”）的方式，它不同

于社会科学专注于 “客观事实”的外在探究方式。普鲁斯特坚信，真正的作品不应是光天化日和夸夸其谈的

产物，而是黑暗与沉默结下的果实。④

普鲁斯特循着 “非自主回忆”的方法，建立起来的自明，发现了人之生命和世界间关系的一个真理：

“真正的天堂是我们失去了的天堂。”⑤ 其小说的一个主题是：随着时间流逝、死亡临近外，什么都没有改变，

这同时也是一个残酷而美丽的自然节奏：时间具有 “懵懂无知的流动性”特征，紫罗兰还会再开，苹果花还

将盛放，此前仍然少不了寒霜降临，但世间再也不会有贝特朗 （指贝特朗·德·费纳隆）了。⑥ 这一经由

“自内而外”方式建构的自明的世界，所包含的不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包括在人与社会之外的关系，如人

与植物、乃至宇宙，体现的是人之存在的处境。可以说，记忆的微光中，有痛苦的，也有快乐的，还有无关宏

旨的。它呈现为碎片状态，是一种现象学意义上的研究对象。本文对此有以下几方面的结论和相关讨论。

第一，“记忆的微光”依靠人性幽微机制发挥作用，可解放被束缚的过去。这一过程需要的主要不是

“理智”，而是涉及一种情感的秘密。本文提及其中的一部分，这便是捕捉 “记忆的微光”，让记忆复活，它

是自我救赎的方法和途径。通过对记忆的微光的捕捉，可以让人达致自明，或者说，这是人反思自我的一个

结果。经由自明，才能建立起一个较为健全的人格，这是建设美好社会的人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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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年。
叶芝：《随时间而来的智慧》，王家新编选：《叶芝文集》卷 ３，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潘光旦：《派与汇———作为费孝通 〈生育制度〉一书的序》，《政学罪言》，第 １３０页。
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 ７卷，徐和瑾、周国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 １９９页；亚当·瓦特：《寻找时
间的人：普鲁斯特传》，辛苒译，第 １６１页。
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 ７卷，徐和瑾、周国强译，第 １７５页。
亚当·瓦特：《寻找时间的人：普鲁斯特传》，辛苒译，第 １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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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的微光发挥作用的一个过程是放大人性的幽微之处，将 “微光”所牵扯的部分 （根系）表达出来，

可借助普鲁斯特的非自主回忆机制，借助一个外物的偶然激发，让过去涌现出来。主体借助的不完全是理性

的力量，而是过去一个物件在当下的遗存，循着蛛丝马迹，我们去找回支撑生活 ／生命的本质。
而主体也会在这一过程中发生转变，其中之一是自我的提升。即便叙述者马塞尔的外祖母已经不在人世，

但其优秀品质依然影响着子辈和孙辈。伴随着思念，去世外祖母的品质在叙述者马塞尔身上更加明显地呈现

出来，如 “宽宏大度”、喜欢塞维尼夫人的语录，他更深刻地感受到了外祖母精神世界的影响。追忆者美化

了逝去亲人的言行，其沉淀为追忆者生命的一部分。而且，在遗传学角度，这种沉淀或继承还有着生物学上

的基础，即我们在某些方面和去世的先辈变得越来越像。

第二，记忆的微光作为文明形态。普鲁斯特所说的幸福的瞬间，如再次品尝小玛德莱娜点心茶的气味和

滋味，成为生活的动力，也是生命之美的秘密。如果说 “无事件境”归属于某种社会处境的特征，记忆的微

光则归属于生活和生命本身，这两个概念涉及人与社会间关系互构的不同层面，但都是文明形态之一种。“记

忆的微光”是这样一种文明的形态，它深藏于人与社会的互动之中，立足于人自身，且通过自内而外的方式，

成为构建自我和社会 ／世界间关系的方法。自我内在于文明之中，也可以说是文明的最具根性的力量，其他力
量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成长起来的。

第三，文学与社会学间的对话。观察 “记忆的微光”这一现象，探求其发挥作用的 “幽微”机制，很多

时候需要借助文学叙事。但我们说明的并不是文学性的问题，而是社会性与人性间的关系问题。无疑，文学

是描摹人性的最好叙事载体，人性与社会性间的关系问题绕不开文学与社会学间的对话。“文学”记录的是

生活中的不同层级的现象，且提供了让某种感性 （直觉）得到深入阐发的可能性。它关涉的是主体和社会互

构中的精神层面的范畴，关于此，英国批评家詹姆斯·伍德有过很多讨论，他强调文学对于理解 “生活性细

节”的意义①；社会学家潘光旦谈及文学对于认识人性的重要性②；费孝通在 《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

中也提及了文学对于认识社会性的必要性③。

对 “记忆的微光”的探索，就是在社会学角度回应什么是 “最接近生活的事物”，是为了走向一种人生

之 “真”，世界之 “真”，甚至文明之 “真”。它是人性或生命本身与社会性之间的互动。对文明研究的最深

层在于对人性的探究，而非器物、组织制度。社会学的主流是对人的社会性进行研究，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

但人自有其自发萌动的生命状态，这才是人之存在本身，不过对于人之存在本身的探索属于另类、边缘化的

社会学叙事。

记忆的微光具有尼采意义上的 “永恒轮回 ／同一”的意味，就在于记忆的微光实际上就是一个瞬间，我
们说它是瞬间，来自时间上的定义；但如果瞬间有了意义，那么瞬间就有了超越性，这个瞬间就可以永恒，

它的存在就是非时间性的、去历史化的。尼采的 “永远同一的永恒轮回”被学者们认为有两种可能性，第一

种是永恒的复归，这是虚无主义的极端形态，永远没有意义，而是空洞的持续；第二种，极小的时刻是最高

的现实，真理是永恒之流中一道耀眼的闪光。④ 记忆的微光属于第二种可能性。瞬间，难道一切事物不都是这

样紧密衔接，以致这一瞬间将一切要来的事物拖在后面吗？难道以前不是已经到达这里了吗？⑤ 我们在这一时

刻成为永恒，无论是在品尝小玛德莱娜点心茶的时刻，还是在 “弯腰脱鞋”的时刻。

借助对 “记忆的微光”的探索，以回应现代性进程中意义丧失和个体控制丧失的问题。微光作为联结过

去的 “微型的无形丝线”，作为稍纵即逝的瞬间，可以成为现代性的一个表征，同时为认识社会提供了一个

“切口”。碎片不仅能够成为社会学学科思考的出发点，而且社会学可以借此思考人之生命与社会本质之间的

关联。在本体论意义上，不存在一个此重彼轻的碎片的等级。每一个碎片，每一个社会快照，它们自身都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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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詹姆斯·伍德：《最接近生活的事物》，蒋怡译。

潘光旦：《人文学科必须东山再起———再论解蔽》，《政学罪言》，第 ７７页。
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年第 ３期。
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现代性理论》，卢晖临、周怡、李林艳译，第 ４７页；何兰
芳：《伟大的风格与永恒轮回》，《外国美学》２０１５年第 １期。
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现代性理论》，卢晖临、周怡、李林艳译，第 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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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着昭示整个世界的总体意义的可能性。①

值得指出的是，主流社会学多关注物化的社会概念，如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系统，等等。但是在

物化的现实中，人的内在是孤立无援的；物化的思路也无助于人之内心的抚慰和满足。而另类叙事如探索

“现代性的碎片”思路，就像尼采所说的，采撷一个尽人皆知的、也许是普通的题目，充满灵感地去改变它、

增强它，将其提升为无所不包的象征，并且让人在这个原始题目里感到一个深奥、有力和美丽的整个世界。②

这也是 “记忆的微光”试图努力践行的方法论。

社会学者该如何去分析看起来是过渡的、短暂易逝的和偶然的现象，并捕捉现代生活的转瞬即逝的景象

呢？探索这类现象必然要引发新的方法论问题，就像西方社会学发展早期的社会学家齐美尔，他把类似波德

莱尔的现代体验带入社会学研究中，在那个时候他就在着手推进非正统的社会学方案，尽管这完全取决于社

会学家体验社会现实的特定形式。简言之，这一方案认为 “碎片”能够反映 “整体”，而单单一门科学的立

场，永远不会穷尽现实的总体性。齐美尔深信，一个人，一片景致，或者一种情绪，生活的细节、表象，是

有可能与最深奥、最本质的运动联系起来的。③ 当然，实施这种方法一定要有某种 “超越”的视角。这一派

学人认为，经验科学研究是有局限性的，它不能接近总体性，这一总体性需要通过某个细节去揭示；而且，

无论从哪一点出发，它总是需要一个 “跳跃”或提升，无论是宗教的、形而上学的、道德的亦或美学的。唯

有如此，才能将碎片化特征扩张并整合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在方法论上，齐美尔认为，生命中的每一个瞬

间都是生命的总体性，因为总体性不在个体元素之外存在；我们的知识碎片总是不完美地接近总体性。“记忆

的微光”在这一意义上，既是现代性的一个表征，也是认识现代性的切口。尽管作为这种知识基础的直觉主

义，很难成为现代社会学发展的坚实基础④，但它也引起了更多社会学家的关注⑤，为今天社会学之界限扩展

提供了一个值得继续开拓的路径和指引。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潘光旦社会学思想研究”（２１ＢＳＨ０２６）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朱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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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费孝通在 《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中强调了这一方法的学术价值。参见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

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年第 ３期。


